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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形成及其制衡博弈

屈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 要：21世纪以来，亚太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随着 2006年“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提出，日美澳印
四国迅速拉近距离，开展紧密合作。这不仅由于亚太地区有着萌生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背景，而且由于日
美澳印四国有着奠定战略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更由于日美澳印四国有着推动战略合作的多重动因。“日美澳印”
战略合作是四国在遏制中国这一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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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在亚太格局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日、美、澳、印四国愈益密切的战略合作。作为世界超
级大国美国、世界经济大国日本、世界中等国家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大国印度，这四国逐渐形成了松散而
又极具辐射力的合作框架。该战略合作已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成为亚太舞台的焦点之一。“日美
澳印”战略合作不仅牵引着亚太安全格局的神经系统，而且严重影响和挑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
那么，日美澳印四国缘何走到一起？在日美澳印四国中，美、日、澳三国处于同一同盟体系，三国的紧

密合作由来已久，是亚太传统安全格局中核心的部分。但是，美、日、澳三国与印度并没有传统上的紧密合
作历史。战后以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分别属于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日、澳两国作为美国的同
盟国，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三国合作逐渐增强。虽然美国曾一度试图拉拢印度抗衡苏联，但是印度
始终坚持亲苏的外交政策与路线。因此，在冷战时期，美、日、澳三国与印度关系较为疏离，并没有建立起
紧密的双边关系，战略合作更无从谈起。但是 21世纪以来，随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提出，四国却
迅速拉近距离走在一起。究其缘由，日美澳印四国能聚在一起暨推进战略合作是在特定的背景、前提下，
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和作用的结果。

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背景
21世纪初，亚太地区力量中心对比出现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 21世纪亚太格局变动中
最为显著的特征。亚太多极化趋势和亚太地区力量中心对比的变化引起了亚太格局的急剧变动。就是在
这样剧烈变动与不断重整的亚太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亚太国家之间的互动出现了新的调整。其中，日本、
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逐渐加强双边关系与合作，安倍更在 2006年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
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一方面，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旧的世界格局瓦解，新的世界格局还未形成，世
界出现多极化趋势。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剧。在亚太地区既有超级大国美国，又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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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国俄罗斯，也有地区大国中国、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区域共同体东盟、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南亚地区
大国印度以及中亚国家等等。其中，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等国成为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在亚太
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除了传统的大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外，其他国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
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力量中心对比发生新变化。亚太地区是大国和众多力量中心云集之地，也是这些

国家角逐利益和进行博弈的阵地。超级大国美国仍保持着一超多强的态势，并不断加强其亚太战略部署，
在加强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实现其制约日本，遏制中国、俄罗斯，拉拢东南亚国家，维护其亚洲霸主的意
图。但美国霸权在层出不穷的全球和地区问题冲击下，已显得力不从心。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正被一个多
极世界取代，在多极世界中，美国仍然会作为最重要的强权之一而存在，但是却不得不和其他新的正在崛

起的全球超级强权和地区强权分享地位〔1〕。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2〕，美
国霸权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呈迅速崛起的态势。从 2000年至 2006年，中国 GDP增长率为 8.4%、8.3%、9.1%、10%、10.1%、

11.3%、12.7%，呈直线上升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第六位晋升为第四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的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正成为亚太

地区日益强大的力量中心。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更引起了霸权国美国以及亚太周边
国家的警惕。虽然，基辛格强调：“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
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

国。”〔3〕但是，美、日、澳、印等周边国家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与警惕。
俄罗斯的实力逐渐增强，在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同时，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不断融入亚太，加强

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东盟等亚太国家的合作，不断提高在亚太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截至 2006年，日本加快了追求政治大国化的步伐，加强了与中国的竞争，并开始寻求遏制中国崛起

的种种策略。虽然仍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自 20世纪 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处于长
期低迷状态，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困境中，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
印度经济增长加快，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不断上升，2006年位居世界第十。随着经济实力的增
强，印度也开始崛起，积极推进“东向战略”，不断加强与亚太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追逐大国梦。
此外，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在亚太地区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东盟也积极开展
多方位外交，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合作，推进自身区域共同体建设。
随着中、美、俄、日、印、东盟等亚太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亚太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许多国家的主要
经济伙伴和主要安全关系相互分离，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东亚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形

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4〕。经济上，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与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合
作持续加深，并由此带动了亚太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以及亚太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安全上，美国
仍主导着亚太安全格局，冷战的阴霾时不时笼罩在亚太上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不断升级和恶化，传统和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亚太传统安全格局面临着挑战。随着中国崛起，亚太格局中已经崛起国家和正
在崛起国家之间的博弈态势日益激烈，亚太大国和地区国家开始了新的战略调整。美日澳印四国为了维
护、重塑和角逐变动着的亚太地区秩序的权利和利益，逐渐加强战略合作。

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前提
日美澳印四国虽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但是四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认同和海洋国家身份认

同。这为四国战略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一方面，日美澳印四国拥有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认同。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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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三权分立宪法化的国家。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进行了美式化的民主改革，建立议会民主
制度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而澳大利亚
和印度在近代英国殖民时期，就移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模式。作为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政治
体制和价值认同上与英国保持一致。而美国和英国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因此，美
日澳印具有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认同。虽然在人权等问题上，美印、日澳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四国
在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认同方面是一致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
冲了因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战略顾虑与猜疑，有助于加深四国在身份认同上的亲近感，成为密切四国关

系的天然纽带。
另一方面，日美澳印拥有共同的海洋国家身份认同。马汉在其“海权论”中曾指出，“英、日、美绝对是
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5〕。麦金德在其“枢纽论”中指出：“世界的边缘陆地有两
个同轴的新月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或边缘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带曾经哺育了欧洲、中东、印度和
中国伟大的历史文明。还有一个是由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西亚①组成的外新月形（或海
岛新月形）带。”〔6〕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为处于外新月形带的海上国家，印度为处于内新月形带的由部分
大陆和部分大洋组成的国家。根据马汉和麦金德的陆、海国家划分，美日澳三国显然是海洋国家，而印度
是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大陆国家。战后以来，美国始终占据着世界第一海洋强国的宝座。日本在与海洋大国
美国结盟的同时，不断加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加强了海权的构建。而对于
曾追随英国、又与美国结盟的澳大利亚而言，海洋国家是其国家身份认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印度自独
立以来非常重视海洋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印度海权之父潘尼加认为“印度的未来不决定
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7〕21世纪以来，印度随着自身崛起日益增强海洋
国家的身份认同与建构。这种海洋国家身份认同缩短了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加深了美日澳印四国的地
缘身份和地缘战略认同。

三、“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基础
战后，美国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了同盟，在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进行紧密合作。虽然在冷战时

期日美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较为疏远和隔膜，但是自冷战后三国与印度逐渐加强双边关系，开展合作，这

为日美澳印四国进行战略合作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在日美澳印四国之间，不仅作为同盟的日美、美澳关系不断强化和深化，而且日澳关系也不断增强和
密切，日美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也不断提升和加强。
一方面，美日澳三国的关系日益巩固和深化。自战后以来，日美、美澳建立了稳固的同盟关系。作为美
国亚太战略的南北锚，日澳在冷战时期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美日澳不仅在冷战时期进行了密
切的配合，而且在冷战后更进一步升级同盟机制与功能，在亚太乃至全球进行紧密的战略配合。特别是随
着 21世纪以来日澳关系的增强，日美澳形成了稳固的铁三角同盟。美日、美澳同盟纽带以及日澳准同盟
关系，使美日澳在政治、安全与战略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上，三国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认同，这成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坚实的现实基础，也使“日美澳印”战略合作
框架具有了一半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美日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不断加强。美日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自战后以来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在冷战时期，美日澳三国与印度分属不同的阵营，其与印度的关系平淡而疏远。虽然，美日澳三国与
印度之间存在西方与东方两大阵营的战略对抗，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热战对决。随着苏联解

① 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一个界限不太明确的地理名称，这里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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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冷战结束，陷入失落与困境的印度积极调整对外战略，改变传统外交路线，提出“东向政策”，开展立
足、主导南亚，重视、融入东南亚，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务实外交，主动改善印美关系。作为冷战赢家的美国
逐渐调整亚太战略，减少在亚洲的驻军，更多依靠盟友维护其在亚太格局的霸主地位，在对中国继续采取

遏制战略的同时，开始加强对印度的关注。日澳两国也积极调整对外战略，逐渐加强对印度的关注。美日
澳三国与印度的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和发展。然而，1998年印度核试验问题对其与美日澳三国的关系造
成重创。美日澳三国对印度的严厉谴责与制裁，使其与印度的关系降至冰点。但在 21世纪初，美日澳三国
积极改善对印关系。2000年 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建立了“持久的、政治上
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效益的”新型伙伴关系。7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时隔 11年访印。8月，日本首相森
喜朗访印，两国建立“面向 21世纪的全球伙伴关系”。随着美日澳与印关系的解冻，三国与印度的关系重
新步入正轨。其中，美印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于 200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签署《防务关系
新框架》。日美澳印四国关系的发展与密切，不仅避免了因敌对而产生的战略障碍，更为四国的日益靠拢
奠定了现实基础。

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事件。欲拉拢印度的美国以此为契机，倡议由“美日澳印”四国海军组成核
心集团应对救灾。通过印度洋海啸救灾活动，美、日、澳、印四国进行了密切有效的合作，并被广泛地认为
是四国同盟的到来〔8〕。以“救灾”这一具有道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纽带，美国把印度与美国的同盟国日
本、澳大利亚拉到一起，实现其同盟国与非同盟国共同合作的尝试，传递着“美日澳印”四国合作的信息。

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制衡博弈
基于共同的和不同的战略利益，日美澳印四国渐行渐近，加强战略合作。在阻遏和制衡中国的同时，
日美澳印四国推进本国对外战略，在亚太动态博弈中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一）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虽然仍为世界霸权国，但是其也无法摆脱霸权周期的结构性困境，呈现相对的衰落。特别是反
恐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霸主美国力不从心。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不断谋略其全球战
略，重心东移。在亚太，美国开展前沿部署战略，加强与同盟国和伙伴的合作。而亚洲经济的强劲增长和
中国的崛起，加剧了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继而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深化与传统盟友日、澳的合作
的同时，美国又不断拉拢印度，巩固和夯实其亚太战略部署，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其在亚太安全格局的

主导地位。
被称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日本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不断追求政治大国，推进国家正常化。但
是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泥淖中。特别是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
从亚洲领头雁地位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跌落，无论从其失去的二十年的国内困境还是从其日渐陨

落的国际窘境出发，都需要急于改变现状，扭转其在亚太的困境，重塑其在亚太的角色。因此，日本积极调
整对外战略，在增强日美基轴的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安全外交，加强与澳、印等国的合作，构筑以日美为核
心的安全合作框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围堵，重塑其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澳大利亚自 20 世 80 年代末提出“中等强国论”以来，一直积极构建中等强国的国家定位。冷战后，
一直以“西方一员”进行身份认同的澳大利亚重新思考其地缘身份，重新确定自身为亚太国家的身份认
同。特别是 21世纪以来，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澳大利亚加快了融入亚洲的进程。通过加
强与美日印中等亚太国家的合作，澳大利亚积极融入亚洲，构建中等强国，攫取亚太格局变动中的权益。
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自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东向策略”以来，印度就开始沿着该战略轨迹追
求大国梦。事实上，曾经古印度帝国的辉煌历史与文明，使大国梦一直深深扎根于印度的传统与当代外
交思维中。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提出，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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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不就销声匿迹。基辛格也强调：“印度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
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9〕21世纪以来，追逐大国梦的印度加快了东向战
略的步伐。重点是加强与美、日、澳的战略合作，这不仅是其东向战略的重要步骤和阶段，还是其步入亚
太、塑造其在亚太地位与角色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更是其攫取亚太格局变动的权益、实现大国梦的重要
支点和路径之一。
（二）阻遏与制衡中国

阻遏与制衡中国是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美澳印四国遏制、平衡中国
的姿态日趋鲜明。
美国是霸权国家，不断遏制任何一个地区国家的崛起，防止对其霸主地位的挑战。自战后以来，美国
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取遏制战略。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中美也伴有朝
鲜战争这一热战的发生。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美国遏制的重点对象转至中国。通过重新定义美日、美澳
同盟，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随着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劲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
略，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崛起。
日本对于邻国中国的崛起，持有失落和难以接受的复杂心态。自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步

入近代化，挤入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亚洲，并在战败后重振经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强
中弱的格局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随着 2008年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强强成为现实。
而难以接受这一现实的日本，急切地拉拢美、澳、印等国构筑反华联盟，围堵阻遏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已
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
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崛起则持有平衡的心态。战后以来，中澳分属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中，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虽然冷战结束，中澳关系与合作日渐增强，但对于中国的崛
起，澳大利亚仍未能改变冷战思维和地缘戒备心理。然而，中澳之间并不存在战略竞争。近几年来，澳大
利亚的对华认知明显改变。在 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崛起，并提出不将中
国视为对手〔10〕。
印度是中国的邻国。在冷战期间，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一定的合作。但中印存在领土之争，并
发生了战争，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和恶化。冷战后，中印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 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与合作不
断增强。但对于中国的崛起，印度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并积极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战略合作，平衡中国。
（三）日本的积极倡导和推进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启动和发展，应该说是在现任日本首相安倍的积极倡导与推进下完成的。一
方面，安倍不仅提出和倡导“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而且积极发展该战略合作构想。在 2006年提出该
战略合作构想以来，安倍又于 2013年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战略合作构想，充分利用其执政的平台，
积极完善四国战略合作。另一方面，自 2006年以来，日本从不同层面推进四国战略合作。在双边层面上，
日本不断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双边关系与合作。随着日本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
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日本将扮演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和发挥更大的功能，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日美同
盟。同时，日本积极增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将双边关系从 2007年“本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提升为
2008 年“全方位的战略、安全、经济伙伴关系”，2014年再次提升为“新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推动
两国从美国主导下的间接盟友走向准盟友关系。而且，日本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2006年将两国关系
从“21世纪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2014年又升级为“特别的战略全球伙伴关
系”，打造印日蜜月期，构筑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三边层面上，日本积极推进“日美澳”、“日美印”三边
战略对话与合作。在四边层面上，日本积极推动召开了首次四方战略对话，虽然自 2008年以来，该战略对
话陷入沉寂，但日本试图重启该四方战略对话的意图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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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略利益的趋同，日美澳印四国跨越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地域界限，不断加强合作，构建紧密的关

系。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和催化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断发展和推进，并逐渐成为亚太安全
格局中的多边合作框架。
总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世界霸主与地区大国、中等国家进行的战略调整与
重组，反映了亚太地缘经济与政治变化。虽然目前四国还未形成正式联盟，但并不排除这一可能的发展趋
势。该战略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成严重挑战，其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关注。“日美澳印”战后合作充
分验证了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铁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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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ndation and Check and Balance Game
in Japan- US- Australia- 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QU Caiyun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Asia-Pacific pattern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Since the con－
ception of Japan-US-Australia-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 put forward in 2006, the four countries have
an increasingly closer cooperation.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re is a cooperation background for the four coun－
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partly because there are prerequisite and multiple motive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mong them. In the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of containing China, the cooperation is in
essence a strategic game of maximizing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Key Words: Japan-US-Australia -India; Quadruple Alliance; the conception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security pattern in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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